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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

□牛智贤

在当今散文创作的宏阔背景下，李
立欣以其扎根晋南、心系家国的创作实
践，呈现出一种沉稳而深情的风貌。他的
散文集《南风薰兮》并非简单的风物志或
怀旧录，而是一部以文学书写构建地方
性知识、回应时代变革的用心用情之作。

李立欣的散文观，超越了体裁技巧
的层面，深入写作伦理、文化立场与生命
哲学的范畴，摒弃矫饰空泛，坚持“在乡
土与烟火中寻找永恒”，让作品既承载个
人记忆，又折射时代光影。这里，笔者结
合文本解读、其创作经验及评论家见解，
梳理、归纳其散文观的核心特质。

一、乡土书写的多元结构：风物、民
俗与方言

李立欣对“乡土”这一概念立体化、
多角度的诠释，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想象，
而是融汇了地理、历史、语言与生活，构
建了一幅复杂乡土图景。

风物的人格化与精神象征。在李立
欣笔下，晋南黄土地上的孤山、盐池、柿
子树、洋槐花等自然风物，都被赋予了超
越物理存在的精神内涵。它们既是具体
的地理坐标，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他将
南山的风提升至文明高度，“圣人说‘风
是文明与教化，是世道与乡俗’”；百年柿
树被描绘为“像民间昭德立风的树碑”。
这种人格化笔法，让风物成为乡土精神
与历史沧桑的见证者。

民俗的仪式感与情感内核。他对乡
风民俗的描写，聚焦于其内在的人伦温
情与生活仪式感。腌制韭菜花、熬制大烩
菜、红白喜事中的“情帮”传统等，都被他
挖掘出深厚的情感纽带。《人间烟火吃熬
菜》一文中，熬菜不仅是食物，更是祖父
在乡间威望的体现，是父亲“熬的是菜，
吃起来却是人间烟火”的生命感悟。他将
民俗细节转化为散文诗意单元，揭示俗
世烟火中的文化密码与人情、人性之美。

方言的古音活化与文化自信。对方
言的自觉运用与考据，是其散文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考证“咸韭菜”称作“han
韭菜”的古音渊源，指出“晋南是华夏文
化的滥觞之地，民间有许多古音与方
言”。这是对语言现象的记录，更是通过

“语言寻根”重建乡土文化自信。将“割
麦”称为“po麦”，“池塘”叫作“池泊”，这
些方言词汇既是地域标识，更呈现乡民
思维与世界观，强化了文本的在地性与
真实性。

二、日常美学的深度开掘：微观史与
平民史诗

他拒绝宏大空洞叙事，转而采用平
视视角聚焦日常，在微观历史与平民生
活中挖掘史诗性。

选材的平民视角与微观史价值。他的
笔触始终对准普通人：舅厦奶、老姑、洋马
汉子、卖兔头的夫妇……通过小人物命运
折射大时代变迁。《舅厦奶》中对老人晚年
与临终时刻的刻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
发，更反映了农村养老、城乡流动等社会
现实。《与兔记》中，叙写20年前后人与兔
的命运交织，记录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
奈与苍凉。这种“微观史”书写，让散文具
备为时代“立此存照”的文学见证价值。

“美与善的双翼”：写作的伦理维度。
作家张石山评价《南风薰兮》，“美与善是
提领写作和阅读升华的双翼”。“美”体现
为对生活细节的诗意捕捉，譬如，形容蒜
香味“像贼一样见缝就钻”，辣椒炒葱如

“明月配清风”。“善”则体现为对笔下人
物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他拒绝居高临下
的评判，始终以平视的角度呈现生活的
复杂性与真实性。这种写作伦理，使其散
文既充满烟火气，又饱含人文关怀，实现
了审美与伦理价值的统一。

乡愁的深化：从个人情感到文化反

思。他的乡愁意识超越简单怀旧，是对逝
去亲人的刻骨追忆，对地域人群性格（如
万荣人的“zeng气”、新绛人的“和气”）的
深刻洞察，更是对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
与文化传统的怅惘记录。这份乡愁，关联
着具体的生命体验，最终升华为对现代
化进程中精神根脉何处去的哲学叩问，
从而使个人情感获得了普遍意义。

三、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土性与诗
性的融合

李立欣在语言上有着高度的自觉，
形成了一种“接地气而不失典雅”的独特
文风，是其散文观在形式上的核心体现。

乡土词汇的文学化提炼。他大量使
用晋南方言，却通过文学化处理，避免了
生硬。用“见缝就钻”形容春风，把韭菜嫩
叶比作“明茶”“簪头”，使土白的口语与
诗意的比喻自然交融；化用古典诗节奏，
如“南风生潞盐，黄土有韭菜”，赋予乡土
语言庄重凝练的气质。

细节描写的感官化与拟人化。他善
于调动读者的多重感官，营造强烈的代
入感。写洋槐花，兼具视觉、嗅觉、味觉；
写熬菜，用拟声词“文火‘咕嘟’一阵子”，
画面感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将砂锅拟
人化为“朴实得像位村里大叔”，将孤山
形容为“有男人的样儿，有女人的范儿”，
使物象充满灵性，成为乡土精神的化身。

叙事节奏的从容与情感抒发的节
制。他的叙事娓娓道来，《老姑》中从家庭
琐事引入人物刻画，抒发强烈情感时，始
终保持克制，以冷静的笔调渲染。《舅厦
奶》结尾，“我泪如以往，驻足望明月，明
月依旧；泪眼问星河，星光隐约……”以
景结情，含蓄蕴藉，尽显传统美学的韵
味，让情感更具绵长张力。

四、家国情怀的升华路径：由乡及国
的宏大关怀

李立欣散文观的最终落脚点，是深
沉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通过实实在
在的乡土叙事自然升华而来的。

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同构。他笔
下个体的生命轨迹，总与国家的宏观历
史紧密交织。《垣曲人》中，通过伯父作为
工人的家庭记忆，描绘了垣曲因矿产开
采、铁路修建从“山野桃源”融入现代工
业文明的图景。个人“小历史”由此被巧
妙地纳入国家发展的“大历史”叙事中，
使家国情怀有了坚实可感的现实基础。

地域文化自信与文明传承自觉。他
对万荣精神、新绛工匠精神的描写，背后
是强烈的文化自信与传承自觉。书写绛
州澄泥砚、“绛帖”等文化瑰宝，这种对地
方性知识的尊重与发掘，本质是对中华
文明多样性与生命力的礼赞。

“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见
证。通观《南风薰兮》，可清晰看到“乡土
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变迁：亲族伦理
变化、经济模式更迭、城乡关系演变。李
立欣的写作具有文学见证的价值，为变
化中的乡土社会留下一份充满体温与深
情的文学档案，其意义超越文学本身。

一言以蔽之，李立欣的散文观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以晋南乡土为根基，借风
物、民俗、方言的多维建构，确立书写的
文化坐标；以日常美学为路径，通过对微
观史与平民史诗的深度开掘，确立平视、
真诚的写作伦理；以土性与诗性融合的
语言为翅膀，形成独特文学魅力；最终，
通过由乡及国的叙事，将个人乡愁转化
为对文化传承与家国命运的关怀，实现

“在乡土与烟火中寻找永恒”的理想。
其创作实践，为当代散文处理个人

与时代、乡土与家国、审美与伦理的关系
提供了启示。他的写作是文化抢救式的
努力，更是精神上的寻根。透过《南风薰
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故土
的深情回望，更是时代巨变中借文学安
顿个体心灵、凝聚文化认同的积极尝试。

在乡土叙事中抵达永恒在乡土叙事中抵达永恒
——从从《《南风薰兮南风薰兮》》看李立欣的散文观看李立欣的散文观

□记者 王捷

当年，汉武帝巡视汾河时，留下了
千古绝唱《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经典诗句，如今
依然回荡在秋风楼上空，定格下了历史
的厚重与积淀。而在经过河东时，还留
下了一段故事，虽鲜少有人所知，但却
让我们看到了知识传承与文化守护的
动人笔墨。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
分享的成语典故“河东三箧（qiè）”。

箧，意为书箧，是用来放置图书典
籍的小箱子。成语河东三箧，本义指汉
武帝视察河东时曾丢失三箱典籍，后来
引申为亡失的书籍，后人多以此典形容
人读书广博，记忆力超强。这一典故，
来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张安世传》，讲
述了一个关于书籍“失而复得”的故事。

在《汉书·张安世传》中，有一段记
载：“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
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
书，以相校无所遗失。”这句话是说，汉
武帝在巡幸河东（今运城）时，遗失了三
箱典籍，下诏询问但群臣无人知晓，只
有张安世记住了书中的内容，并把其详
细写了下来，后来悬赏征求找到了那些
书，校对后发现没有什么遗漏的。

张安世是御史大夫张汤之子，武帝
时任光禄大夫，昭帝时任右将军，宣帝
时为大司马。出生于官宦之家的他，年
纪很轻就因父亲的缘故荫补为官。他做
事认真，连放假公休都不外出。也因为
能完全复述出那三箱典籍，张安世受到
汉武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尚书令，
后又调任为光禄大夫。汉武帝对张安世
的重用，不仅体现了其在用人方面的思
维，也让人们看到张安世本身的才学。

与身为酷吏的父亲相比，张安世并
没有抱怨父亲，而是凭借低调谨慎、宽
厚勤勉、清正廉洁等品质成为一名好
官，更得到班固“满而不溢”的高度评
价。他们父子二人的结局也天差地别，
张汤最后被政敌构陷，自杀身亡。而张
安世最后跻身“麒麟阁十一功臣”之列。

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能凭记忆写
出三箱遗失的典籍，这背后不知付出
了多少心血，不禁令人叹服。在张安
世所处的时代，书本都是刻写的竹简，
因为笨重，传播不易，保存更是不易。
而张安世能将这三箱典籍全部复述出
来，既让后人看到了他的博闻强记，也
看到了他对文献传承的重视。没有现
代技术存储方式的加持，人的脑力与
记忆，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才让珍贵

的知识没有遗失。
慢慢地，后世用“河东三箧”来称赞

学者的才学，形容人藏书丰厚、学识深
厚，让这一成语从历史符号，转化为文
化语境中对“学识储备”的赞美。这个
典故也常见于古籍整理、文献辑佚等语
境，如清代宋荦在整理《唐百家诗选》时
撰序提及“宝爱之者，比于吉光片羽，莫
不思复得河东三箧”，以此强调稀有文
献的复原价值，既用于客观描述古籍散
佚，又暗含着古人对典籍复原的期待。

老话常说：“千年的文字会说话。”
无疑，这份藏于竹箧中的智慧，仍对当
下重视文化传承与积累，有着重要现实
意义。据有关记载，汉武帝曾8次巡幸
河东，站在他的角度，能随身携带多种
重要典籍，并对张安世重用，足见其对
文脉传承的重视与尊崇。汉武帝的雄
才韬略、选贤任能，张安世的博闻强记、
守典护文，让这份可贵的文脉传承在岁
月长河中愈发可贵。

而纵观河东历史，无论是西汉司马
迁的《史记》，还是北宋司马光的《资治
通鉴》，抑或是清代李毓秀的《三字
经》……从历史上的竹简传抄，到纸墨
流芳，再到现在的电子书籍、有声书籍
等，文化传承的形式在变，但河东三箧

所蕴含的文脉传承内核却从未改变。
开卷有益并不是一句空话，也许，

就是在手捧一本书的一开一合中，这份
河东三箧的精神，就印刻在我们脑海
中，中华文明的火种、中华文化的根脉，
就这样不断传承。

河东三箧：文脉传承的生动注解

▲秋风楼 记者 薛丽娟 摄


